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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1989年东欧巨变的原因及经过,民主德国历史上的某些重大政治问题和昂纳克本人从事
政治活动的经历等。据柏林与魏玛建设出版社1990年德文版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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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觉得昂纳克肯定点满了顾左右而言他的技能
2、其实，G. Arbatov是苏联美国专家。。。
3、一位教条政治家,不是推委就是不知情.我想,当国内的妇女连内裤都买不到时,是根本谈不上什么优
越性的.但那些问题却是极具针对性的,不仅是民德,不仅是昂纳克.
4、　　胡平：还记得昂纳克吗？——民主德国往事
　　作者：胡平  原载《随笔》杂志2007年第二期    
　　
　　　　一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去民主德国，因为经费所限，许多人乘火车。由北京出发，经过
莫斯科到柏林，一路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得走九天。从车窗看去，当时外蒙古比内蒙古好，在内蒙
“风吹草低看牛羊”的景象很难看到了，草场遭到了严重地破坏，在外蒙却能够看到。进入前苏联境
内，漫长的西伯利亚，无际的贝加尔湖，童话般的白桦林和色彩层次丰富的大森林⋯⋯自然景观又明
显比蒙古赏心悦目。
　　
　　　　从莫斯科到东柏林，又上了一个坡度，即从工业化程度、人民的福利水平、教育水平等方面
，东德明显要比苏联强。在上世纪70年代，东德已进入世界“十大工业国”之列。中国改革开放之初
，很多设备引进来自于东德，如医疗器械设备、机械设备、挖土机、重型柴油汽车等。社会主义优越
性，对于人民也并不是贴在墙上的纸太阳，住房分配，看病免费，小学、幼儿园吃住全包，第一线的
优秀劳动者送去海滨疗养，妇女生孩子后享受好几个月的产假⋯⋯
　　
　　　　倘若这个中国人日后不再去联邦德国，即西德，他的世界之旅到东德就画上了句号，对于一
个不久前才从动乱与贫困中走出来的中国人，东德可能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之国了。他会去想，咱们
国家发展到这个水平还得要多少年哪⋯⋯
　　
　　　　虽然过境方便，许多西德人却不愿到东柏林来。东德政府有个强制性规定，如果西德人到东
德，必须一比一的兑换25东德马克。在黑市的汇率却是一比四、一比五。对“社会主义阵营”来的人
，则不实行这一规定。因此，对当时来访的中国学者而言，去东柏林至少有一个好处，东德的出版业
十分发达，书籍印制精美，倘若用黑市兑换来的钱去买书，这边的书很便宜，特别是工具书。
　　
　　　　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看，当时东德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很不错了。后者的眼光却不是和社会主
义国家的兄弟们比，而是和紧邻的大哥西德相比。
　　
　　　　在靠近边境处，西柏林有一家很有名的七层楼的“KEDEWE”的购物广场，至今大约还是德
国最大的，它可能是有意识针对东德人开的。其巨丽闳大、流光溢彩又剔透玲珑，处处显示着商业与
艺术结合的匠心。其品种齐全，荦荦大观，无以复加，以六楼的食品柜台为例，陈列着五百种面包，
一千种香肠，一千五百种芝士！其商品可谓应有尽有，不应有的也有。有许多商品，样式之精巧，色
彩之绚丽，会让人以为这决非人力所能制造，而以为它们是假的，是一些用塑料等什么材料做的仅供
陈列的玩意⋯⋯
　　
　　　　到西柏林旅游的人，除了看著名的柏林墙，少有不到这里来参观的。
　　
　　　　让东德老百姓不满的，相形之下，其原因之一有商品的陈旧、单一，以及日后在日常生活大
件上，如燃料、电力、汽车、住房等方面，日益凸现的供应紧张。
　　
　　　　在70年代，民主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联邦德国的四分之一，劳动生产率只有联邦德国的
百分之三十，职工收入只有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科技水平落后于联邦德国10～15年。东德的城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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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也比西德落后。东德人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西德人。在1981年，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居
世界第四位，至今仍是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国。
　　
　　　　更重要的原因是，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全方位开放判如霄壤，除了一条通向“经互会”的
狭长的红色脐带，实行的是全方位的封闭。
　　
　　　　二
　　
　　　　1961年8月12日凌晨。柏林街道上，所有灯光突然熄灭。军车的大灯照亮了东西柏林的分界线
。东德士兵只用了六个小时，就在43公里长的边界线上筑成一道用铁丝网和水泥板构成的临时屏障
。13日中午12点37分，以一个路口宣布封锁为标志，柏林正式被分割，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柏
林墙耸了起来，以至许多西德人也被阻隔在墙的东边，无法回家。
　　
　　　　次日上午，许多西德人涌向柏林墙，向墙那边的亲人投掷他们的通行证、身份证，好让他们
回到西德来。这些证件大部分扔到了东德人手里，他们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混在回去的西德人中到了
西柏林。
　　
　　　　为了防止东德人偷渡，8月18日，东德政府开始全面整固这个代号为“中国长城第二”的工程
，不仅建在东西柏林之间，而且穿过莱茵河，延伸到整个东西德边界，长达160余公里。墙的外围是一
道3.5米高的通电的铁丝网，铁丝网与墙体间有50米宽的空地。在这片无人地带，还建有300多个观察
炮楼，22个暗堡，设有数千个电子眼及250余只警犬。
　　
　　　　在建墙前的秘密筹备阶段，赫鲁晓夫和苏军驻东柏林的最高指挥官坐在小汽车里秘密地视察
了柏林。墙建成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说：“柏林墙是阻止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篱笆，德国工人阶级
修起这堵墙后，恶狼就再也别想闯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了！”
　　
　　　　此后的事实却是“恶狼”没有闯进来，愈来愈多看上去纯洁的“兔子”，要穿越这道篱笆跑
到“狼穴”里去
　　
　　　　地面逃亡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翻墙而过。仅仅在墙耸起来几天后，18岁的东柏林青年彼得?费
希特尔在到达墙根翻身跃墙时身中数弹，坠落在东柏林一边的墙下，流血不止。他不停地呼喊救命，
惊动了西柏林一边的边防军人。当西柏林军人们冒着同样遭枪击的危险，翻身跃墙将这个东德青年抬
起来，再翻到西柏林一面时，费希特尔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62年9月，有人开着重型卡车，冒着枪林弹雨，撞墙而逃。这种事件在1962年里达14起。同
年，将逃亡者藏在小汽车的底部成功出逃西柏林的事件，也有18起，平均每月一起还多。但是这种方
法只延续了一年。后来，东德边防军发明了一种专门用来测量的标准化杖杆，用它可以直接量出所有
类型过境汽车的体积。为了检查是否有逃亡者藏在车下，这种测量杖杆上还附带着一些镜子，这些镜
子能反射出车辆底部的情况。
　　
　　　　地下逃亡者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一条穿越柏林墙的地下隧道，就在东德边防军的脚下，鱼不
惊水不跳地挖了六个月，全长145米，距地面距离是12米，隧道内部高度不足一米，确切地说，只有70
公分。这隧道是由西边往东边挖的，共有36个男人和一位23岁的女青年参加了这项秘密工程，他们中
的多数人有亲人、朋友在东柏林。最后有57位东柏林人成功地从这个隧道中出逃。
　　
　　　　德国一向以机械设计与精密制造闻名于世。在柏林墙逃亡中，也充分体现了德国人民高超的
技术水平。
　　
　　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用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和导航、压缩气体等装置，在家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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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艘只能乘一个人的小潜水艇。其质量应该通过iso9002国际认证了在水下航行超过5个小时后，
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该青年高技术含量的逃亡过程，使他一上岸后即成了
名人，许多家机械公司竞相聘用他为设计师。后来他还真在机械设计上大有成就。
　　
　　　　1979年的一个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
着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作，此前两个家庭关起门
来进入“学习型社会”，从材料学、工程学，到气体动力学、气象学热气球⋯⋯由自学成才到投入实
践，前后用了数年时间。
　　
　　　　据说这只可以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热气球，在通过柏林墙的时候，被东德警察发现了，
有密集的子弹射来。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子弹打不到，连探照灯
都照不着了。但他们担心驻东德的苏联空军出动，决定立刻降落，以避免被战机击落。情急慌忙之中
，这一“紧急降落”，谁也摸不准方向，降落的地点也无法确定。当气球终于落在了地面上，他们谁
也没有勇气走出吊篮，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上天祈祷。
　　
　　　　有军人向气球走来，他们对这八个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了多少年的话：
　　
　　　　“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联邦德国的领土。”
　　
　　　　三
　　
　　　　社会生活中，还有一道道无形的柏林墙。
　　
　　　　与西德人讲话百无禁忌、率性而发相比，操同一种语言讲话的东德人却顾虑重重，缩头缩脑
，宛如一只只被雨水淋湿了的鹌鹑。倘若有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与他们交谈，很容易就能发
现这些“鹌鹑”一边在和你说话，一边却在骨碌碌地盯着半空中的一条条政治高压线。高压线是绝对
不能碰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切不要存有半点侥幸之心。
　　
　　　　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德文简称叫“斯塔西”（Ｓｔａｓｉ），于1950年4月成立。“斯塔西”
的职责主要分对内和对外两个部分。对内主要是掌握民众的动态，打击反对派，维护国家政权；对外
承担情报搜集任务，主要是与当时苏联的情报组织“克格勃”协作，开展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西德
和美国的情报侦察。
　　
　　　　“斯塔西”是前华沙条约组织中最强大和最成功的秘密警察机构，不论是资金、人员和设备
都属世界一流。前东德有1600万人口，而“斯塔西”的工作人员达9.1万人，也就是说每180个人中就有
一人在这个机构工作。此外，还有1000多名专职电话窃听人员和2000名私人邮件秘密检查人员，后者
的职责是凡是来自国外或从国内发往国外的信件都必须拆开检查，被认为有问题的信件要复印存入档
案。“斯塔西”还有大量不在编的，即分散在各地、各种机构、各种组织中的17．3万名被称为“眼线
”的告密者。两者交织一起，形成了一张遍布全国的巨大特务网。
　　
　　　　通过跟踪、监听、审讯，前东德国安部系统形成了大量的纸质档案、音像档案和实物档案。
据东德并入联邦德国后有关部门统计，各种档案资料如果竖起来排放长达180公里，另外还有4000万张
卡片、几十万份电话窃听记录，档案涉及到500万人的情况，已近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1989年秋天的大示威游行中，愤怒的东德百姓第一个冲进去的国家机关就是“斯塔西”的档
案大楼，该大楼高达十几层，整个建筑全部钢筋水泥浇注，据说能抗8级以上地震和原子弹的袭击。
　　
　　　　其实，此前柏林墙一被推倒，这幢大楼里已经开始加紧销毁各种档案材料。他们把一捆捆资
料送入碎纸机，碎纸机常因烧得发烫而出现故障，多数的档案不得不用人工双手撕毁。这些撕毁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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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竟装满了16000个麻袋包。“两德”统一后，新政府原打算将这些撕毁的资料全部恢复，但用人工手
段进行恢复进度缓慢，估计至少要400年才能做完这件事。
　　
　　　　至2005年，已经向社会公开的前东德“斯塔西”的个人档案达450万份。10年来，几乎每个月
都有过去的特务或“眼线”受到揭发，学术界、媒体、甚至宗教界也经常有人被卷进来，政党更是无
一幸免。档案还显示，有些男女被“斯塔西”盯了几十年，长期负责监视的“眼线”不是别的什么人
，而是与自己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妻子，或者丈夫；甚为“黑色幽默”的是，有的夫妻铜婚银婚相敬
如宾如胶似漆，背地里相互竟做了十几、二十年的“眼线”⋯⋯
　　
　　　　在民主德国的昂纳克时代（19711989），民间广泛私下流传的两则笑话是
　　
　　　　三个人同一天被关进监狱，彼此打听被关进来的罪名。
　　
　　　　第一个人说：我上班迟到，他们说我破坏国家生产力，是社会的害虫。
　　
　　　　第二个人说：我上班早到，他们说我一定是西方派来的间谍，想窃取重要机密。
　　
　　　　第三个人说：我上班准时，不早也不晚，他们说我的表一定是西德货，我不爱国。
　　
　　　　再一则，说的是一个西德人和一个东德人坐在一起聊什么是快乐。
　　
　　西德人说：快乐就是你辛苦地工作完一天后，躺在家里舒服的沙发上，喝着啤酒，打开电视机，
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或是一场美女的时装秀⋯⋯
　　
　　　　东德人说：真正的快乐，是在深夜里，你突然听到砰砰的急促敲门声，赶快从床上爬起来，
打开门一看，是一群秘密警察，他们拿着枪指着你说，“沃尔夫，你被逮捕了!”而你告诉他们，“对
不起，沃尔夫住在隔壁。”
　　
　　　　⋯⋯⋯⋯
　　
　　过境东德，一个外国人常常能看到、听到一些触目惊心的景象如边境线上由东德千家万户的屋顶
上伸出来的一片片电视天线，九个藏在小汽车的引擎盖里逃亡西柏林的东柏林人身上仿佛没有骨头，
像可以随意变形的橡皮泥，将身体一点点地塞进引擎与前盖的空档中⋯⋯
　　
　　　　不必亲眼目睹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倾塌，早在1983年，一个过境的外国人就可能产生某种日
后日趋清晰的预感。
　　
　　　　民主是会大面积传染的，尤其在同一种语言区，传播速度将会更加惊人。而对自由的向往，
则具有即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力量。
　　
　　　　四
　　
　　　　埃里希昂纳克的感觉还比不上东德境内的一个匆匆过客。
　　
　　　　总喜欢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授一大堆勋章的他，已经失去对世界的变化
和对东德体制内一系列严重弊病的评估能力。在他掌握最高权力的近二十年里，这个过于漫长的时代
，用八个字可以概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整个社会成了一条被既得利益集团牵着的牛，牛到处找
凉快地方卧下，懒洋洋地反刍，而这地方必定是旧体制盘根错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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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5月，是柏林建市750周年纪念。为纪念这个日子，举办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高科技
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展览。此前，身兼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的昂纳克，指示布展人员：搞这个展览就是冲着苏联改革来的瞧我们的：“你们在搞乱七八糟的民主
化，而我们却在搞技术进步。”
　　
　　　　1988年底，昂纳克仍热衷于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空洞无物的话语：从本国实际出发，建设民
主德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在坚持马列主义领导、工农政权和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下，对社会主义进行
革新。
　　
　　　　他从骨子里害怕“改革”这两个字，恍若它们是一颗定时炸弹上的引信。他只讲“革新”，
但他的“革新”，像是在自己的皮带上伸缩两个孔而已，只是为着进一步适应自己的肚腩。
　　
　　　　次年10月，民主德国四十周年国庆，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参加游行的人都是事先经过仔
细筛选的，基本上都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青年党员，和与党的关系比
较接近的其他党和社会组织的年轻成员。这支以年轻人为主的游行队伍里，出现了大量写有“改革！
”两字的标语牌。在经过观礼台前时，许多人望着观礼台上的戈尔巴乔夫喊：“戈尔巴乔夫！帮帮我
们！”⋯⋯
　　
　　　　昂纳克当时有些神思恍惚，像是站不住了。可不到凌晨，他就在有国家安全部部长参加的一
个紧急会议上，咬牙切齿说：这后面一定有西方敌对势力操纵！
　　
　　　　有一个西方谚语，说的是断了一个马蹄钉，绊倒了马，又摔伤了将军，导致输掉了战争，最
后亡了国家。这个国家当然不是因为一个马蹄钉亡的，而是国家的内部危机已经处在超临界状态，马
蹄钉的断裂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而已。
　　
　　　　仅仅一个月后1989年11月9日，东德的“马蹄钉”柏林墙断裂了。
　　
　　　　再一个月后，出生于萨尔地区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党证号码是A 0000001的昂纳克，被自己的
党开除出党。
　　
　　　　接着，曾经创造了短时期高效率的民主德国，不得不落下自己的帷幕，等着强大的邻居过来
打扫这个破败不堪的剧场。
　　
　　　　1990年10月，统一后的德国政府组织专门小组调查昂纳克涉嫌于1961～1989年间200名东德人
越境被打死事件。
　　
　　　　次年3月13日，昂纳克被秘密送去苏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接受德方要求，宣布驱逐昂
纳克出境。1992年被引渡回国受审，但因患癌症，获准前往智利投靠女儿和女婿生活。两年后，病死
在异国他乡。
　　
　　　　昂纳克给德国人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他在法庭上发表长篇讲话，强调民主德国存在的合理性
及其光辉成就，并在狱中宣布加入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
　　
　　　　民主德国留给我的最后印象，诚如一位叫G. Arbatov的美国苏联问题研究专家，对前苏联时期
的一个观察，我们只需要将“苏联”两个字换成“东德”就可以了。它的大意是：
　　
　　　　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将政治生活限定于极狭小的范围，它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
社会现实，不适合于动员社会上的智能潜力与积极力量去解决出现的问题。大大小小的勃烈日涅夫们
，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坚定不移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因此，官方意识形态的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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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网，就是要把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社会科学界、大众传媒⋯⋯统统纳入其内，它的最高也是唯
一的使命，就是将自己扮成一条美丽、光彩的花边，帮助掩盖日趋严重的问题，饰以稳定、成功和进
步的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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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胡平：还记得昂纳克吗？——民主德国往事作者：胡平  原载《随笔》杂志2007年第二期    　　一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去民主德国，因为经费所限，许多人乘火车。由北京出发，经过莫斯
科到柏林，一路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得走九天。从车窗看去，当时外蒙古比内蒙古好，在内蒙“风
吹草低看牛羊”的景象很难看到了，草场遭到了严重地破坏，在外蒙却能够看到。进入前苏联境内，
漫长的西伯利亚，无际的贝加尔湖，童话般的白桦林和色彩层次丰富的大森林⋯⋯自然景观又明显比
蒙古赏心悦目。　　从莫斯科到东柏林，又上了一个坡度，即从工业化程度、人民的福利水平、教育
水平等方面，东德明显要比苏联强。在上世纪70年代，东德已进入世界“十大工业国”之列。中国改
革开放之初，很多设备引进来自于东德，如医疗器械设备、机械设备、挖土机、重型柴油汽车等。社
会主义优越性，对于人民也并不是贴在墙上的纸太阳，住房分配，看病免费，小学、幼儿园吃住全包
，第一线的优秀劳动者送去海滨疗养，妇女生孩子后享受好几个月的产假⋯⋯　　倘若这个中国人日
后不再去联邦德国，即西德，他的世界之旅到东德就画上了句号，对于一个不久前才从动乱与贫困中
走出来的中国人，东德可能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之国了。他会去想，咱们国家发展到这个水平还得要
多少年哪⋯⋯　　虽然过境方便，许多西德人却不愿到东柏林来。东德政府有个强制性规定，如果西
德人到东德，必须一比一的兑换25东德马克。在黑市的汇率却是一比四、一比五。对“社会主义阵营
”来的人，则不实行这一规定。因此，对当时来访的中国学者而言，去东柏林至少有一个好处，东德
的出版业十分发达，书籍印制精美，倘若用黑市兑换来的钱去买书，这边的书很便宜，特别是工具书
。　　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看，当时东德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很不错了。后者的眼光却不是和社会主义
国家的兄弟们比，而是和紧邻的大哥西德相比。　　在靠近边境处，西柏林有一家很有名的七层楼的
“KEDEWE”的购物广场，至今大约还是德国最大的，它可能是有意识针对东德人开的。其巨丽闳大
、流光溢彩又剔透玲珑，处处显示着商业与艺术结合的匠心。其品种齐全，荦荦大观，无以复加，以
六楼的食品柜台为例，陈列着五百种面包，一千种香肠，一千五百种芝士！其商品可谓应有尽有，不
应有的也有。有许多商品，样式之精巧，色彩之绚丽，会让人以为这决非人力所能制造，而以为它们
是假的，是一些用塑料等什么材料做的仅供陈列的玩意⋯⋯　　到西柏林旅游的人，除了看著名的柏
林墙，少有不到这里来参观的。　　让东德老百姓不满的，相形之下，其原因之一有商品的陈旧、单
一，以及日后在日常生活大件上，如燃料、电力、汽车、住房等方面，日益凸现的供应紧张。　　
在70年代，民主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联邦德国的四分之一，劳动生产率只有联邦德国的百分之三
十，职工收入只有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科技水平落后于联邦德国10～15年。东德的城市基础设施也
比西德落后。东德人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西德人。在1981年，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四
位，至今仍是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国。　　更重要的
原因是，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全方位开放判如霄壤，除了一条通向“经互会”的狭长的红色脐带，
实行的是全方位的封闭。　　二　　1961年8月12日凌晨。柏林街道上，所有灯光突然熄灭。军车的大
灯照亮了东西柏林的分界线。东德士兵只用了六个小时，就在43公里长的边界线上筑成一道用铁丝网
和水泥板构成的临时屏障。13日中午12点37分，以一个路口宣布封锁为标志，柏林正式被分割，在人
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柏林墙耸了起来，以至许多西德人也被阻隔在墙的东边，无法回家。　　次日
上午，许多西德人涌向柏林墙，向墙那边的亲人投掷他们的通行证、身份证，好让他们回到西德来。
这些证件大部分扔到了东德人手里，他们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混在回去的西德人中到了西柏林。　　
为了防止东德人偷渡，8月18日，东德政府开始全面整固这个代号为“中国长城第二”的工程，不仅建
在东西柏林之间，而且穿过莱茵河，延伸到整个东西德边界，长达160余公里。墙的外围是一道3.5米
高的通电的铁丝网，铁丝网与墙体间有50米宽的空地。在这片无人地带，还建有300多个观察炮楼，22
个暗堡，设有数千个电子眼及250余只警犬。　　在建墙前的秘密筹备阶段，赫鲁晓夫和苏军驻东柏林
的最高指挥官坐在小汽车里秘密地视察了柏林。墙建成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说：“柏林墙是阻止西
方帝国主义侵略的篱笆，德国工人阶级修起这堵墙后，恶狼就再也别想闯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了！”
　　此后的事实却是“恶狼”没有闯进来，愈来愈多看上去纯洁的“兔子”，要穿越这道篱笆跑到“
狼穴”里去　　地面逃亡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翻墙而过。仅仅在墙耸起来几天后，18岁的东柏林青年
彼得?费希特尔在到达墙根翻身跃墙时身中数弹，坠落在东柏林一边的墙下，流血不止。他不停地呼喊
救命，惊动了西柏林一边的边防军人。当西柏林军人们冒着同样遭枪击的危险，翻身跃墙将这个东德
青年抬起来，再翻到西柏林一面时，费希特尔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62年9月，有人开着重型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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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着枪林弹雨，撞墙而逃。这种事件在1962年里达14起。同年，将逃亡者藏在小汽车的底部成功出
逃西柏林的事件，也有18起，平均每月一起还多。但是这种方法只延续了一年。后来，东德边防军发
明了一种专门用来测量的标准化杖杆，用它可以直接量出所有类型过境汽车的体积。为了检查是否有
逃亡者藏在车下，这种测量杖杆上还附带着一些镜子，这些镜子能反射出车辆底部的情况。　　地下
逃亡者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一条穿越柏林墙的地下隧道，就在东德边防军的脚下，鱼不惊水不跳地挖
了六个月，全长145米，距地面距离是12米，隧道内部高度不足一米，确切地说，只有70公分。这隧道
是由西边往东边挖的，共有36个男人和一位23岁的女青年参加了这项秘密工程，他们中的多数人有亲
人、朋友在东柏林。最后有57位东柏林人成功地从这个隧道中出逃。　　德国一向以机械设计与精密
制造闻名于世。在柏林墙逃亡中，也充分体现了德国人民高超的技术水平。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用
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和导航、压缩气体等装置，在家里造出了一艘只能乘一个人的小潜
水艇。其质量应该通过iso9002国际认证了在水下航行超过5个小时后，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其中没
有发生任何事故。该青年高技术含量的逃亡过程，使他一上岸后即成了名人，许多家机械公司竞相聘
用他为设计师。后来他还真在机械设计上大有成就。　　1979年的一个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
升起了一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
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作，此前两个家庭关起门来进入“学习型社会”，从材料学、工程学，到气体
动力学、气象学热气球⋯⋯由自学成才到投入实践，前后用了数年时间。　　据说这只可以被载入吉
尼斯世界纪录的热气球，在通过柏林墙的时候，被东德警察发现了，有密集的子弹射来。逃亡者操纵
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子弹打不到，连探照灯都照不着了。但他们担心驻东德
的苏联空军出动，决定立刻降落，以避免被战机击落。情急慌忙之中，这一“紧急降落”，谁也摸不
准方向，降落的地点也无法确定。当气球终于落在了地面上，他们谁也没有勇气走出吊篮，唯一能做
的，就是向上天祈祷。　　有军人向气球走来，他们对这八个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了多少年的话：
　　“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联邦德国的领土。”　　三　　社会生活中，还有一道道无形的柏林墙。
　　与西德人讲话百无禁忌、率性而发相比，操同一种语言讲话的东德人却顾虑重重，缩头缩脑，宛
如一只只被雨水淋湿了的鹌鹑。倘若有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与他们交谈，很容易就能发现这
些“鹌鹑”一边在和你说话，一边却在骨碌碌地盯着半空中的一条条政治高压线。高压线是绝对不能
碰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切不要存有半点侥幸之心。　　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德文简称叫“斯塔西”
（Ｓｔａｓｉ），于1950年4月成立。“斯塔西”的职责主要分对内和对外两个部分。对内主要是掌握
民众的动态，打击反对派，维护国家政权；对外承担情报搜集任务，主要是与当时苏联的情报组织“
克格勃”协作，开展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西德和美国的情报侦察。　　“斯塔西”是前华沙条约组
织中最强大和最成功的秘密警察机构，不论是资金、人员和设备都属世界一流。前东德有1600万人口
，而“斯塔西”的工作人员达9.1万人，也就是说每180个人中就有一人在这个机构工作。此外，还
有1000多名专职电话窃听人员和2000名私人邮件秘密检查人员，后者的职责是凡是来自国外或从国内
发往国外的信件都必须拆开检查，被认为有问题的信件要复印存入档案。“斯塔西”还有大量不在编
的，即分散在各地、各种机构、各种组织中的17．3万名被称为“眼线”的告密者。两者交织一起，形
成了一张遍布全国的巨大特务网。　　通过跟踪、监听、审讯，前东德国安部系统形成了大量的纸质
档案、音像档案和实物档案。据东德并入联邦德国后有关部门统计，各种档案资料如果竖起来排放长
达180公里，另外还有4000万张卡片、几十万份电话窃听记录，档案涉及到500万人的情况，已近占到
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1989年秋天的大示威游行中，愤怒的东德百姓第一个冲进去的国家机关就是
“斯塔西”的档案大楼，该大楼高达十几层，整个建筑全部钢筋水泥浇注，据说能抗8级以上地震和
原子弹的袭击。　　其实，此前柏林墙一被推倒，这幢大楼里已经开始加紧销毁各种档案材料。他们
把一捆捆资料送入碎纸机，碎纸机常因烧得发烫而出现故障，多数的档案不得不用人工双手撕毁。这
些撕毁的资料竟装满了16000个麻袋包。“两德”统一后，新政府原打算将这些撕毁的资料全部恢复，
但用人工手段进行恢复进度缓慢，估计至少要400年才能做完这件事。　　至2005年，已经向社会公开
的前东德“斯塔西”的个人档案达450万份。10年来，几乎每个月都有过去的特务或“眼线”受到揭发
，学术界、媒体、甚至宗教界也经常有人被卷进来，政党更是无一幸免。档案还显示，有些男女被“
斯塔西”盯了几十年，长期负责监视的“眼线”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与自己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妻
子，或者丈夫；甚为“黑色幽默”的是，有的夫妻铜婚银婚相敬如宾如胶似漆，背地里相互竟做了十
几、二十年的“眼线”⋯⋯　　在民主德国的昂纳克时代（19711989），民间广泛私下流传的两则笑
话是　　三个人同一天被关进监狱，彼此打听被关进来的罪名。　　第一个人说：我上班迟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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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破坏国家生产力，是社会的害虫。　　第二个人说：我上班早到，他们说我一定是西方派来的间
谍，想窃取重要机密。　　第三个人说：我上班准时，不早也不晚，他们说我的表一定是西德货，我
不爱国。　　再一则，说的是一个西德人和一个东德人坐在一起聊什么是快乐。西德人说：快乐就是
你辛苦地工作完一天后，躺在家里舒服的沙发上，喝着啤酒，打开电视机，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或
是一场美女的时装秀⋯⋯　　东德人说：真正的快乐，是在深夜里，你突然听到砰砰的急促敲门声，
赶快从床上爬起来，打开门一看，是一群秘密警察，他们拿着枪指着你说，“沃尔夫，你被逮捕了!”
而你告诉他们，“对不起，沃尔夫住在隔壁。”　　⋯⋯⋯⋯过境东德，一个外国人常常能看到、听
到一些触目惊心的景象如边境线上由东德千家万户的屋顶上伸出来的一片片电视天线，九个藏在小汽
车的引擎盖里逃亡西柏林的东柏林人身上仿佛没有骨头，像可以随意变形的橡皮泥，将身体一点点地
塞进引擎与前盖的空档中⋯⋯　　不必亲眼目睹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倾塌，早在1983年，一个过境的
外国人就可能产生某种日后日趋清晰的预感。　　民主是会大面积传染的，尤其在同一种语言区，传
播速度将会更加惊人。而对自由的向往，则具有即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力量。　　四　　埃里希昂
纳克的感觉还比不上东德境内的一个匆匆过客。　　总喜欢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
授一大堆勋章的他，已经失去对世界的变化和对东德体制内一系列严重弊病的评估能力。在他掌握最
高权力的近二十年里，这个过于漫长的时代，用八个字可以概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整个社会成
了一条被既得利益集团牵着的牛，牛到处找凉快地方卧下，懒洋洋地反刍，而这地方必定是旧体制盘
根错节之处。　　1987年5月，是柏林建市750周年纪念。为纪念这个日子，举办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在高科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展览。此前，身兼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
员会主席的昂纳克，指示布展人员：搞这个展览就是冲着苏联改革来的瞧我们的：“你们在搞乱七八
糟的民主化，而我们却在搞技术进步。”　　1988年底，昂纳克仍热衷于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空洞无
物的话语：从本国实际出发，建设民主德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在坚持马列主义领导、工农政权和公有
制为主体的原则下，对社会主义进行革新。　　他从骨子里害怕“改革”这两个字，恍若它们是一颗
定时炸弹上的引信。他只讲“革新”，但他的“革新”，像是在自己的皮带上伸缩两个孔而已，只是
为着进一步适应自己的肚腩。　　次年10月，民主德国四十周年国庆，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参加
游行的人都是事先经过仔细筛选的，基本上都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青
年党员，和与党的关系比较接近的其他党和社会组织的年轻成员。这支以年轻人为主的游行队伍里，
出现了大量写有“改革！”两字的标语牌。在经过观礼台前时，许多人望着观礼台上的戈尔巴乔夫喊
：“戈尔巴乔夫！帮帮我们！”⋯⋯　　昂纳克当时有些神思恍惚，像是站不住了。可不到凌晨，他
就在有国家安全部部长参加的一个紧急会议上，咬牙切齿说：这后面一定有西方敌对势力操纵！　　
有一个西方谚语，说的是断了一个马蹄钉，绊倒了马，又摔伤了将军，导致输掉了战争，最后亡了国
家。这个国家当然不是因为一个马蹄钉亡的，而是国家的内部危机已经处在超临界状态，马蹄钉的断
裂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而已。　　仅仅一个月后1989年11月9日，东德的“马蹄钉”柏林墙断裂
了。　　再一个月后，出生于萨尔地区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党证号码是A 0000001的昂纳克，被自己的
党开除出党。　　接着，曾经创造了短时期高效率的民主德国，不得不落下自己的帷幕，等着强大的
邻居过来打扫这个破败不堪的剧场。　　1990年10月，统一后的德国政府组织专门小组调查昂纳克涉
嫌于1961～1989年间200名东德人越境被打死事件。　　次年3月13日，昂纳克被秘密送去苏联。苏联
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接受德方要求，宣布驱逐昂纳克出境。1992年被引渡回国受审，但因患癌症，获
准前往智利投靠女儿和女婿生活。两年后，病死在异国他乡。　　昂纳克给德国人留下的最后印象是
，他在法庭上发表长篇讲话，强调民主德国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光辉成就，并在狱中宣布加入新成立的
德国共产党。　　民主德国留给我的最后印象，诚如一位叫G. Arbatov的美国苏联问题研究专家，对前
苏联时期的一个观察，我们只需要将“苏联”两个字换成“东德”就可以了。它的大意是：　　苏联
时期的意识形态将政治生活限定于极狭小的范围，它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不
适合于动员社会上的智能潜力与积极力量去解决出现的问题。大大小小的勃烈日涅夫们，压倒一切的
任务，就是坚定不移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因此，官方意识形态的这张巨网，就是要
把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社会科学界、大众传媒⋯⋯统统纳入其内，它的最高也是唯一的使命，就
是将自己扮成一条美丽、光彩的花边，帮助掩盖日趋严重的问题，饰以稳定、成功和进步的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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